                   后知后觉的“第二序改变”
     今年初三的孩子们让我很省心。他们的作业上交及时，态度非常认真，课堂也是能听、能说、能问。要说唯一让我头疼的就是一个女生L。开学大半个月后，L开始频繁地不交作业，或者交上来的作业是空的。上课总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。刚开始找她她态度良好，连称补好给我，我也很乐观地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是，一连好几次，她答应好的补好给我总是再也没有下文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居然几次考试都能考出优分，让我不得不对她产生几分怀疑。不过我明白，对学生考试抄袭是一项严重的指控，不可轻易定罪。所以我以开玩笑的口气在班级里说：XXX，你看你俩都不交作业，怎么L就能优分，你却不及格呢？是你太不争气了还是L太聪明了呢？L听了也只是把头埋下去，不做任何分辨，依然不交作业。

第一次学情检测后L第四次作业交上来是空白，补了一周也没踪影，我彻底爆发了。情绪上我和自己说这样的学生不如放弃算了，理智上却告诉自己，不能向学生传达这样的情绪。于是L来到办公室后，我先问她，如果作业和考试一样是60分满分的话，你会给自己的作业打多少分呢？她说不及格（36分及格）。我当即找出她的学情监测试卷，赫然50分放着刺眼的光。接着，我问她，如果你是老师，你会如何看待你考试和作业的差距呢？她支吾着不肯出声。我判断她此时的沉默是防御性的沉默。于是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语调放轻一些，然后告诉她，我作为你的老师当然是百分百信任你的诚信和人品的，如果作业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会有两种猜想，一种可能性是你作业偷懒，考试才是真实实力；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的节奏和别人不一样，你无法和大家在同一时间把作业交给我批改。你觉得你是哪种呢？她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判断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，过了一会儿小声说，都有，更偏后一种。听了她的回答我才真正的、彻底的冷静下来。

我也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直白地告诉她我对于她不写作业的愤怒和难过。我把她的作业还给她，告诉她以后不用跟同学一起交作业给我了。她顿时很恐慌，又想着用拖字诀敷衍我。我摸摸她的手安抚她，跟她说：你反复欺骗我说会写、会交却不能兑现已经伤了我对你的信任，作为惩罚，我不会再批你的作业。但是你的成绩说明你很有能力，既然你和大家的节奏不一样，那么我给天才一点特权，作业必须写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。不过你要在我上下一节课之前的任何时间内主动来找我拿答案，自行对照答案批改自己的作业。她开心地同意了。之后，她的作业从来没有不交过，基本都是课代表前脚把全班的作业送过来，后脚她就来找我对答案了。偶尔快上课了，我都忘了她没交作业了，她却总能盯在我后面问我要答案批作业。我默默欢喜，不予置评，等她这种行为持续稳定了，我会轻松地问她：我作业布置得多吗？你错得多吗？她很腼腆地开始和我多一点点沟通。慢慢地，我给她把主观题点拨一下，叮嘱她一些学习习惯上的问题她能听得进去了。L不交作业的问题算是圆满解决了。当时，我只觉得自己急中生智蒙对了路子，后来看了刘令军老师的《让学生真正改变的教育智慧》这本书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原来，我的方法不是病急瞎投医，而是有章可循的。这就是站在了L的内在规条里，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让她自觉、主动的学习。

站在老师的规条里，学生就应该按时完成作业，并且对自己的作业质量负责。而L的内在规条是老师在用权威逼迫我写作业。只要我会了就好，写是对老师的尊重，按时交是一个难以完成的挑战。所以在老师的规条行不通的时候，我拐了个弯，不再逼她和所有同学一起交，而是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进入L的规条，我只提供答案，方便她确认自己会不会，其他我不介入。我们要求学生写作业的目的不也是要检测他们掌握的情况嘛，目前稳定之后我发挥“得寸进尺”效应，要求她主观题必须和全班同时给我批，当她不抗拒的时候我就可以要求她按时保质交所有作业了，当然，对她而言是获得了和大家一样的权利。

当我们把地方的规条系统作为施力点以后，会发信在教育教学实践中，之前一些看起来无解的问题，居然能够轻松化解。

